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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春草闖堂》從誕生至今整整60年。國家京劇
院借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競評演出之機，把劇
院的這齣保留劇目帶到香港，組織方中國戲劇家協會
和香港特區政府意圖以此進一步增進港人對中國傳統
文化的認同。
5月15日晚上在高山劇場首演，能容納七八百人的
劇院上座率大約九成，白髮人佔了大部分，其中包括
幾十位梅花獎評委。
20年前我在北京長安大戲院首次觀看國家京劇院演
出的《春草闖堂》，至今仍是相當美好的回憶。約上
香港同事一起，在香港的劇場看京劇，台下是粵語，
台上是京腔，一時間渾不知今夕何年、身處何地。這
場演出的主角、國家京劇院當紅花旦張佳春，到底夠
不夠梅花獎的水準，也是一個待解之謎。
論表演藝術，國家京劇院這次來港的演出班底可謂
強大，院長王勇親自帶隊，副院長、梅花獎得主田磊
領銜主演，名角張佳春、徐孟珂等群星閃耀，頻頻贏
得滿堂喝彩，整個場面跟北京長安大戲院似乎並無二
致。然而，在香港觀此劇，我的內心深處還是翻起了
些許不同以往的滋味，是什麼呢？是關於劇情和價值
觀的。
《春草闖堂》的故事取自福建一個地方小劇種「莆
仙戲」，具有鮮明的民間傳奇色彩。編劇假想了一次
居於國家權力中樞的兩個家族之間關於善與惡、道德
與法律的衝突，從春草這麼一個權貴人家奴婢的視
角，闡釋了中國傳統的善惡觀。
故事從相府小姐李伴月和丫鬟春草在華山郊遊時
遭吏部尚書獨子吳獨調戲說起，一開場就把兩個權

貴之家間的摩擦擺在觀眾面前，足以讓看戲的平頭
老百姓展開想像的翅膀，博足了眼球。義士薛玫庭
路見不平，果斷出手，保護了當時處於絕對弱勢的
相府千金，丫鬟春草也表現出了護主的勇敢擔當，
還不忘與恩人義士搭話，邀請義士護送李府小姐下
山。
接着就來到故事的第一個高潮，設定了劇中的大善

與大惡。護送相府千金安全下山的義士薛玫庭，與素
不相識的女主分別，卻意外再次撞見吳獨在調戲民
女。吳獨遭拒絕後，竟殺死民女，是為屢教不改、十
惡不赦之大惡。義士薛玫庭再次果斷出手搭救民女，
失手打死了吳獨，惹下大禍，卻並不驚慌，也沒掩蓋
推責或逃走，而是就地向官府自首，好漢做事好漢
當，是為義薄雲天、驚天動地之大善。
春草姑娘打聽到吳獨母親楊夫人將逼迫官府在審案

過程中害死義士薛玫庭，為救相府小姐的恩人，情急
之下闖入知府審案大堂，編造了薛玫庭是相府姑爺的
彌天大謊，並通過一系列靈機一動的操作，不僅救下
薛玫庭的性命，而且不可思議地促成民間義士與相府
千金喜結連理。
在戲裏，春草不過是個使喚丫頭，即便身居相府，

也是地位低賤之人，這樣的「職業」很容易熏陶出不
敢公開表達主見的順從心態，遇到壓迫大抵會選擇忍
受，遭遇不幸也往往會認命。在中國古代社會，平民
百姓唯一的指望就是「青天大老爺」，祈願官府和官
員為自己做主，主持公道。春草無疑是個例外，編劇
把她塑造成為「天理化身」。
春草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氣，這份勇氣來自她心中鮮

明的善惡價值判斷。善就是善，好人犯了錯還是好
人，犯了法也應該得到寬恕；惡就是惡，那怕有權勢
保護也必須受到懲處。這是春草內心判斷是非的「一
桿秤」，也是編劇借助春草這個戲劇形象所傳達的核
心理念。在吳獨母親誥命夫人與知府相勾結，為大惡
支起的權勢保護傘面前，春草與其展開針鋒相對、堅
決徹底的鬥爭，並且最終獲勝。
春草的智慧則更是令人驚異。她巧妙運用那個時代

「權即是法」「官大於法」的社會管治規則，隨機編
造一個接一個謊言，說服相府千金一起圓謊，為大善
支起的虛幻保護網，隨着劇情進展被一步步坐實。劇
中最驚人的一筆是，春草為了迫使千金小姐的父親、
當朝宰相放棄官官相護的固有立場，竟然想出動員國
師去搬動皇帝，欽賜相府千金與民間義士結為連理的
辦事路徑，而且竟然就成了！可以說，春草把當時社
會管治的規則運用到無以復加、出神入化的地步，不
能不說，她的機智有着堅定而高尚的道德基礎，堪稱
大智慧。這便是春草這個戲劇人物的價值，也是《春
草闖堂》這部劇傳唱至今的原因之一。
與春草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戲中人物，當屬西安知

府胡進。在薛玫庭殺人案的處理過程中，這位知府大
人從開始就選擇了漠視法律、依順權勢，與誥命夫人
結盟，打算不加審理就害死平民義士薛玫庭。由於春
草的出現，胡知府主動選擇向更高的權勢貼近，於是
一步步跟隨春草設計的路徑，自覺當了相府的奴才，
客觀上支持了善的一方。
貌似大團圓結局，卻有個意味深長的煞尾。胡知府
將起先的殺人嫌犯（以今天眼光來看應當算是過失殺
人）、後來的宰相姑爺一路護送進相府，自以為能討
得宰相大人的歡心，舔着臉上前邀功請賞，豈料宰相
因不敢違抗聖命被迫吞下薛玫庭這顆「苦果」，心中
憤怒正無處發洩，對胡知府劈頭罵道：「你這個狗

官！」至此，全劇終，留下批判的思考，餘味悠長。
「刑不上大夫」的舊社會已是遙遠的過去，在舉世

公認的法治社會香港上演《春草闖堂》，從價值觀的
角度看，劇中人物似乎有些不服水土。事實上，為了
適應新時代感染人、教化人的要求，傳統戲曲在理念
上、實踐上如何與時俱進，早已是戲劇界專家們思考
的問題。一方面，要思考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包
括善惡觀）如何適應新時代法治建設的需要；另一方
面，傳統京劇在藝術上的與時俱進還必須有大刀闊斧
的實踐探索。
今次梅花獎競評演出首度走進港澳，傳統劇碼與藝

術形式主動擁抱當代高度發達社會，價值觀發生碰撞
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各方面對此應該有足夠的精神準
備，更應該相信對國粹藝術的守正創新只會有好處。
文化藝術的交流，有助於祖國母親與港澳在精神氣質
與價值觀上實現交融。這事絕非輕而易舉，需要勇氣
與智慧。以此來看春草的來港，這個光彩四射的戲劇
人物，倒是能帶給我們某些啟示哩！ ◆文：李風

春草的勇氣與智慧

彭鎧立回憶起與林奕華（Ed-
ward）的相識，那是在九十年

末，當時她在台北主持廣播節目
《台北深呼吸》，林奕華和團隊正
好是一期節目的嘉賓。隔了沒多
久，林奕華的音樂劇《梁祝的繼承
者們》在台北上演，「我就和我的
Edward（楊德昌導演）一起去看他
的演出，他則來到觀眾席和我們聊
天。」她說起對林奕華作品的印
象，「我還蠻喜歡的，特別覺得他
的文字駕馭能力很好，對於比較古
典的東西，他的嘗試和詮釋都蠻有
創意的，也很誠懇，有自己原創的
東西。」

從音樂劇發想
到了2015年左右，兩人開始正式
交流將楊德昌導演的電影改編成舞
台劇的可能。對於彭鎧立來說，如
果要做媒材的轉換，就不能局限在
內容的平移。「我希望除了原著精
神外，創作者自己必須要很有感
覺。雖則原著精神為骨幹，但創作
要有全新的角度和詮釋，這個過程
才會有意思，才有當代感。」
「我當時比較希望從《獨立時代》

開始，」她續說，「因為它本身的形
式就比較戲劇，靠近舞台感覺。但Ed-
ward卻提出希望做《一一》。」
《一一》中有大量音樂的運用，彭

鎧立覺得它更加靠近歌劇或者音樂
劇。「電影的一開始就是貝多芬《第
九交響曲》的〈歡樂頌〉，整個故事
也是從婚禮，從小 baby 的心跳開
始。從新生命開始，到影片最後的喪

禮結束。基本上楊導演是希望用這樣
的形式來代表生命的光譜。所以音樂
裏面，我用得比較多的是奏鳴曲式，
因為奏鳴曲很多起承轉合，是一種既
古典但是又包羅萬象，很圓融的曲
式。如果要把《一一》轉成音樂劇，
隔閡不會很大。」

疫情下的變奏
但疫情的發生，打散了整個創作計
劃。在當時極為艱難的外部環境下，
林奕華由頭開始，將《一一》重新拆
解，從大群戲音樂劇，轉變為「兩個
人的solo」，又或是影像裝置——整
個過程是不斷地化繁為簡，也是創作
者不停歇地與時間賽跑。
2021年的首部曲《一個人的一一》

抽取電影中小朋友洋洋的角色，探討
科技與人的關係，也探討「觀看」的
方式。桌椅與白板構成簡約的舞台，
白板象徵着眼睛、窗口，又或是手邊

數不清的數碼熒幕，它隱喻新時代中
人與人、人與外界的聯繫是如何被框
限——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全部嗎？
《兩個人的一一：14首搖籃曲》則

將視角投向電影中睡不着的婷婷和沉
睡不醒的婆婆，作品以裝置展覽的方
式建構14個視覺與聽覺的小宇宙，
讓人在鬧市中進入冥想。即將上演的
《三個人的一一：NJ 的熱海旅
行》，創作團隊跟隨電影中NJ的腳
步走訪熱海，是「故地重遊」還是
「重蹈覆轍」？
這三部曲也是林奕華本身劇場風格的

全新嘗試，想要在裏面尋找電影故事的
再講述也許是徒勞，它們更像是創作者
們在疫情封閉的藩籬中，與電影和自我
的對話。林奕華抽取電影中的線索，所
編織呈現的卻更加跳脫與微妙。
「超過三年的時間，《一一》的舞

台形式好像也有了自己的生命。」彭
鎧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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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一一》就是一個口袋書，可以時不時拿出
來。」彭鎧立說，「《一一》其實蠻『老』了，但是它可以
重複看，而每次都不會覺得它是一個陳舊的東西，那個溫度
是不會冷卻的。它好像表面看起來就是很平常的家庭故事，
但是我每次在不同階段看，都會從不同角色中獲得不同的溫
暖，和對當時我生活的一個對話或者滋養。《一一》有很特
別的鎮定的力量。」
彭鎧立說，最初創作時，她曾和林奕華說洋洋其實可以是

一個小機器人。因為楊導演一直對科技對人的行為與生活方
式的影響抱持敏感的觸覺，在電影中，他談及陪伴型機器
人，在今日看來，如同某種「預知」。「接下來疫情突然爆
發了，我們大家都活在用zoom來互相接觸的方式中，我看
到的你和你看到的我都是被科幻化的，我們只能看到對方的
部分。於是對林奕華來說，這個機器人，以及《一一》中講
到的科技對人的衝擊，被他作為一個隱喻拿出來。」接下來
的婷婷和婆婆的故事，到現在NJ的旅程，其中各種元素的
抽取都展現了導演縝密的思考，「他看到的點，和分享出來
給觀眾的敘事，都很珍貴。」
在她看來，如果沒有疫情，演出大概會成為一個音樂劇，

然後做完就move on。但是疫情的突發卻意外地讓大家被迫
滯留在時間中，而有了慢慢去醞釀的機會。「這些時間，讓
我們互相之間更加了解，我們練習做功課，嘗試去『煮』出
我們想像的東西，可能會真的是蠻夢幻的作品呢。」她笑
道，「《一一》就像是一個有機體，把我們都吸住，讓我們
放下很多東西，慢慢去練習一起合作。」而等到合適的時
機，她仍然希望音樂劇《一一》可以成形。

台北市立美術館將於今年7月舉辦「楊
德昌回顧展」及國際論壇，屆時並將完整
放映楊德昌導演的全部作品。談起展覽的
策劃，彭鎧立說自己大概兩三年前開始整
理楊導演的遺物，「他的創作非常嚴謹，
很engineering，剛開始時其實是哈佛有提
議想收藏導演的這些東西。在這樣的討論
中，我開始覺得，應該要將它們整理出
來，讓中國人，讓喜歡電影的小朋友們，
對他可以有一個系統全面的了解。」基於
這樣的想法，她整理出數千件電影文物，

透過它們，觀眾可以
窺見楊德昌導演電影
成型的過程。「展覽
主要是把這些東西精

確有體統地展現，而我對策展團隊比較大
的期許是，在閱讀上要活潑、有新意。就
像我們現在做的舞台劇轉化，是另一種創
意和展示。」她也希望展覽未來可以在不
同國家及城市做巡展，並且與每個地方的
當代藝術家們合作，進行各種跨界創作的
探討。

《一一》就像口袋書

「楊德昌回顧展」7月登場

◆《春草闖堂》日前在高山劇場上演。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

◆彭鎧立 攝影：黃金源

◆劇場裏的熱海東京，看見的是現在，還是過去與未來？
攝影：Snap_Shot_Sammy

◆《三個人的一一：NJ的熱海旅行》是一次舞台實驗。
攝影：Snap_Shot_Sammy

◀三位演員踏上NJ的旅程，
「重訪」是「重新發現」
嗎？
攝影：Snap_Shot_Sammy

◀《NJ的熱海旅行》排練
相，此作是「一一三部曲」
的終章。
攝影：Snap_Shot_Sammy

▼《三個人的一
一：NJ的熱海旅
行》創作團隊曾
去 日 本 進 行 拍
攝，重訪電影《一
一》中的場景。

攝影：何定偉

《三個人的一一：NJ的熱海旅行》
日期：5月20日 晚上7時45分

5月21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三個人的一一：NJ的
熱海旅行》海報


